
宋朝士林将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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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 载 之 十 三

在攻打寿春(今安徽寿县)城时，赵匡胤乘坐一艘皮船进入城壕水中督战，城上突然弓弩齐发，张琼
为了保护主帅，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身躯阻挡飞矢。结果他大腿被射中，箭镞深入肌骨，坚不可拔，他
一时疼痛得昏死过去，史称“死而复苏”。张琼不愧为军中豪杰，返回营地后，他要来一满杯酒，痛饮之
后令军医破骨拔箭，“血流数升”，他却神色自若。

张琼死后，派去调查的官员回来反映：张家并不富裕，所谓“家无余财”，仆从也不过三人而已。不
用说，给他定的大多数罪状皆系子虚乌有。太祖听罢才知冤屈了张琼，因此责问石汉卿道：你说张琼有
家丁百人，现在何处？石某倒也机灵，马上回答说：张琼所养的人，都是以一敌百的壮汉啊！这话说得巧

妙，虽然骨子里是在强词夺理，可天子竟也不再深究。

张琼与杨信两位河北同乡，共同投奔了一个主子，又曾干过同样的工作，但彼此的结局却是一枯

一荣，两厢形成鲜明的对照。时代使然乎？性格使然乎？抑或还是两种因素交织而成乎？要下一个明
确的定论，还是很难，因为详细的记载都已缺失，更有诸多隐秘的内幕不为人所知。不过，他们俩不同
的处世风格，倒确实为后人留下值得咀嚼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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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横与安分
记宋初禁军将领张琼与杨信

要说宋朝初年的那批武将，张琼和杨信虽然不是其中声名最显赫者，却也是握过

禁军实权的要角。两人因性格脾气迥异，命运
与结局遂大相径庭，一个最终被逼自杀，另一

个则荣至而归，由此或许暗合了“性格决定一
切”这句话。

不怕死的张琼

在五代那种军阀混战的岁月里，兵燹不

息、社会动荡不说，即便是王权也更迭频仍，
朝纲败坏，而造成这种状态的主要原因乃在

于武力因素失控的结果，就连当时目不识丁

的武夫悍将都懂得“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
理。一时，野心勃勃的将帅无不招兵买马、招
降纳叛，胆大妄为者还争先恐后地挤到政治

舞台的前列亮相表演。
未来建立大宋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

在出任后周朝禁军殿前司首脑之日，也逐渐

聚集起一批自己的势力。张琼便是彼时赵匡
胤身边的一名亲随军校。
说起这位张琼，祖籍在河北大名府馆陶

县（今河北馆陶县），他出身行伍世家，父祖几

代都做过河北藩镇的牙将。此人长得粗壮威
猛，膂力过人，且射术高超。要说张琼最大的
特点，就是强横无比，拼打起来不顾死活，遂

以硬汉的身形折服众多壮士。由此，他被赵匡
胤收为帐下卫队头领。
张琼追随主帅南征北战，屡立奇功，其表

现之勇猛常常令人望而生畏。一次，在与南唐
军水战中，赵匡胤的坐船被敌军战舰包围，对

方一员勇士持盾挥戟猛冲过来，众人都抵挡

不住。在危急时刻，多亏张琼一箭将其射倒，
才打退了对方的攻势。
随后，在攻打寿春(今安徽寿县)城时，赵
匡胤乘坐一艘皮船进入城壕水中督战，城上

突然弓弩齐发，张琼为了保护主帅，毫不犹豫

地用自己的身躯阻挡飞矢。结果他大腿被射
中，箭镞深入肌骨，坚不可拔，他一时疼痛得

昏死过去，史称“死而复苏”。张琼不愧为军中
豪杰，返回营地后，他要来一满杯酒，痛饮之

后令军医破骨拔箭，“血流数升”他却神色自
若。这一幕颇似以后小说《三国演义》中关公
刮骨疗毒的描写，旁观的赵匡胤不能不大为

赞叹。如此看来，张琼可称得上是赵大帅帐下
的第一条好汉。



宋朝开国伊始，外有地方藩镇林立的威

胁，内有功臣统兵大将的掣肘，再加上大批积

习已久的跋扈将士，都对天子的权威和地位

构成极大的威胁。
出身武将又熟知军旅习气的宋太祖赵匡

胤，自登基之日起就不能不考虑收兵权的问

题。但只有自己腰杆子硬，才能收拾对手，若
要腰杆子硬，便须牢牢控制禁军队伍，而禁军

的核心又是皇帝的宿卫亲军。于是，太祖即位
后马上就任命张琼典领宿卫亲军，不久又授

予其内外马步军都军头的军衔，并加封给刺

史的官衔，也就是说张琼获得了中级武官的

待遇，这当然是天子对这位猛将的信任和奖

赏。
在开国天子身边，张琼担任扈从职责有

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在此期间，皇弟赵光义任
殿前都虞候，是张琼的顶头上司，也是太祖皇

帝安排在禁军重要统军机构中的自家人。自
家兄弟加上亲信，当然是控制禁军的最佳搭

档。
建隆二年（961）七月，赵光义升任开封府
府尹，殿前都虞候一职便空缺出来。当考虑殿
前都虞候继任人选时，天子钦点张琼接任。之
所以如此，显然是首先考虑到此人的忠心，但

其威名和震慑力也是重要的因素。太祖当时
就对身边人说：殿前卫士如狼似虎者不下万

人，非张琼不能统制。从御口中说出的这句
话，正说明殿前司掌管的京师禁军将士既枭

悍善战，又是何其难制，而张琼则具有足够的

控驭能力，大概论武艺论胆气都无人能出其

右。
值得注意的是，张琼当日的身份还只是

一员中级军官，资望俱浅。因此，太祖皇帝在
发布任命书的同时，将他的头衔越过团练使

直接超迁为中高级的防御使，但其地位仍不

能与那些节度使级的将帅相比。从职位来说，
殿前都虞候之上还有殿前正副都指挥使，通

常由节度使级的大将担任，至于殿前司原本

最高的军职———正副都点检，则已空置不再
委任。由此看来，张琼虽位居禁军殿前司的第
三把手，却是最受信任的一位，这正是太祖以

小制大的一招。
正是这位张琼，两年之后却被皇帝赐死，

其缘由颇值得回味。

强横的代价

从宋代有限的史料记载可以看出，张琼

脾气暴躁，素无心机，对待同僚下属时常蛮横

无理。一句话，他里外就是一个有勇无谋的粗
汉子，这自然与其身世和性格有关，也属五代

以来大多数武人的旧习性。然而新朝已然诞
生，天子重礼法讲秩序，尤其痛恨武夫悍将专

横跋扈、破坏规矩。于是，昔日司空见惯的行
为便难容于朝廷。
张琼出任殿前都虞候后，成为统率京畿

禁军的重要将领，他严厉管束部队，下属无人

敢违犯军纪，军界的同僚也都让其三分。可张
都虞候待人总是大大咧咧，无所顾忌，但凡看

不顺眼的人，张口就骂，因此得罪了不少人。
宋初以来，太祖皇帝最大的担忧是发生

兵变造反，故对带兵的将帅防范心极重，时常

派人刺探军中动向。有两位叫史珪和石汉卿
的武官，就是天子的心腹耳目，不免也常到殿

前司打探将校的表现及隐私。这让张琼感到
大为不快，便当众凌辱史、石二人，出口骂他
们为巫婆，因此引起了对方的切齿仇恨。张琼
做事又常常缺乏考虑，不免干出几件惹人注

意的事来。如他曾擅自挑选官马骑乘，还曾在
以前征讨河东李筠之乱后，将李筠的家奴收

归已用。这些看似末节小事，一旦若被加上联
想，也能构成罪名。
乾德元年(963)八月 ，史珪和石汉卿在查
知了以上两件事后，便向天子密告张都虞候

私养部曲百余人，再进一步说他作威作福，搞

得禁军们都十分惧怕。此外，他们还汇报张琼
曾污蔑诋毁过前任都虞候、皇弟赵光义。太祖
听了这些报告，自然十分恼怒，就下令将张琼

抓来当面讯问。
谁知张琼性格刚烈倔强，自认为有功于

朝廷，所以在天子面前既不承认那些诬陷罪

名，又不服气，估计言语间也多有莽撞。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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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龙颜震怒，当即下令拷打，早已怀有报

复之心的石汉卿立即奋起铁挝，向仇人头部

猛击，直到张琼几乎气绝时，才被拽出皇宫，

转往御史台继续拷问。在行走途中，张琼苏
醒过来，知道不免一死，经过明德门时便解

下腰带，托人带给母亲。随后，张琼在御史台
被很快定为死罪，旋即被昔日救过的主帅、
当今的天子赐死，也就是被逼自杀，地点在

开封城西的井亭。
张琼如何自杀的一幕，因记载阙如不得

而知，想必颇为凄惨。
张琼死时年岁几何，史书也没有记录，

一个倒霉的跋扈武夫又有谁会去注意？根据

他各方面的情况推断，其卒年大概只有三十

多岁。
出乎天子意料的是，张琼死后，派去调

查的官员回来反映：张家并不富裕，所谓“家
无余财”，仆从也不过三人而已。不用说，给
他定的大多数罪状皆系子虚乌有。太祖听罢
才知冤屈了张琼，因此责问石汉卿道：你说

张琼有家丁百人，现在何处？石某倒也机灵，

马上回答说：张琼所养的人，都是以一敌百

的壮汉啊！这话说得巧妙，虽然骨子里是在

强词夺理，可天子竟也不再深究。
事已至此，天子只得传诏为死者安葬，

对张家予以抚恤，因张琼之子尚幼，遂将其

兄张进提拔为营级指挥副使的小官。
考究张琼冤案，不能不令人深思，史、石
二人以不光彩的行为捏造了“莫须有”的罪
名，害死一员握兵大将，事后却未受到惩罚。
显然，太祖将错就错，以此警示武臣们遵守

规矩、安分守己，不信的话可以瞧瞧张琼的
例子，纵然护主有功的亲信大将有了嫌疑，

随意诛杀也在所不惜，何况他人？

值得一提的是，到开宝二年(969)五月，
石汉卿在随天子征北汉时被一枝流矢击中，

随之落水而死。随征的将校闻听“无不称
快”。这也算是迟来的报应。
无独有偶，张琼冤死后三年，又发生了

一件相似的事件，只是当事人的结局没有那

样悲惨。事情的经过是这样：

乾德四年(966)，正当朝廷在京城南郊举
行隆重庄严的祭天活动时，有人向天子密告

承担维持秩序的殿前都指挥使韩重赟有不

法行为，竟私自将天子的亲兵变为自己的心

腹。闻听此言，太祖大怒，既不了解也不调
查，就打算诛杀韩重赟。说起来，韩殿帅可是
太祖称帝前的老部将，直接参与了“陈桥兵
变”，为大宋建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作为
开国功臣被授予节钺，并一直担任殿前司主

帅之职，也是昔日张琼的顶头上司。
韩重赟被告发与拟定杀头的事非同小

可，宰相赵普深知天子猜忌心过重，此事纯

属误会所致，若不劝阻的话，造成的影响将

太大。于是，赵普便对太祖说：亲兵，陛下总
不能亲自管辖，还是需要有人来带。假若韩
重赟因谗言被杀的话，就会人人惧怕，谁还

敢再替陛下管带亲兵。道理就是这样简单，
原本听起来耸人听闻的事，冷静地排除添加

的猜想成分后，又不算什么问题。经过赵丞
相的劝说，天子怒气消退，韩殿帅才幸免于

难。虽然如此，到次年二月，韩重赟还是被解
除军职，调为外镇节度使。
在处理完韩重赟问题后，太祖为了防微

杜渐，避免再发生类似事情，专门下了一道

诏书，禁止京师禁军将领和边防监护使臣挑

选骁勇士兵作为亲兵卫队。
在本朝初年，张琼狱案算不上一件大事，

后世史家也没有多少议论，至于发生在韩重

赟身上的未遂案件，同样没有引起太大的波

澜，然而这两件事却对周围的有心人产生了

不小的负面影响。

谨慎的杨信

宦海莫测，荣辱无常。张琼被赐死后，留
下的遗缺由叫杨信的一位军官接替。
杨信原名杨义，后因避太宗皇帝赵光义

名讳才更名，这自然是随后的事，但后世却

几乎已不知道杨义这个名字。杨信祖籍河北
瀛洲（今河北河间县），家世不详，他大概属

于寻常农家子弟，因乱世而从军。



杨信也是在太祖开国前就追随左右的小

校，但他与张琼强横的习性迥然不同，其为人

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谨慎本分，虽无值得一提

的战功可言，倒也颇受主帅信任。本朝创立之
日，他在禁军中任下级军官。不久，便先后迁
任铁骑军、控鹤军都指挥使，加领刺史头衔。
不过，彼时他的地位和声名都远在张琼之下，

不仅是张都虞候的下属，按照当时军队中盛

行结拜的传统，他很可能也是张都虞候的结

拜小兄弟，若非发生张琼狱案，他恐怕永远无

法超越这位张大哥。
张琼于乾德初年被冤杀后，太祖亲自挑

选谨言慎行的杨信接替殿前都虞候一职，以

防止再度发生前任的问题。为了使杨信的身
份与殿前大将的地位相符，天子又特意像昔

日特赐张琼那样授予杨信防御使头衔。
杨都虞候带兵到底比前任张琼稳重，尽

职尽责外，便是安分守己，毫无跋扈逞强之

举，因此各方都无闲言，天子也甚感满意。不
曾想到乾德四年(966)三月间，也就是殿前都
指挥使韩重赟遭人诬告并差点被诛杀的同一

年，杨信忽然染上怪病，嗓音功能遭到严重破

坏，不能发声了。太祖听说后，亲自幸临其宅
探望，并赐给二百万钱的一笔巨额慰问金。看
到杨信虽然不能说话，与人交流有些困难，但

身体其他部分依然正常，太祖遂决意仍然保

留他的原职。翌年，又进一步超授其隆高的节
度使官衔。蒙受如此旷世恩典，口不能言的杨
信从此愈加谨慎履行职责，以回报朝廷。
宋代官方史籍称：杨将军“忠直无他肠，故
上委任之不疑”。据说，杨信身边有一个名唤
玉奴的家童具有体察主人言行的能力，每每

入朝上奏，或在军中传令，杨信只需在展开的

手掌上比画几下，这位童仆就能准确地表达

出主人的意思，所以不仅不影响对天子表白

赤诚，而且能照旧戒敕部属，“众皆禀令，军政
肃然”。
在韩重赟罢任殿前都指挥使后，哑巴杨

将军以都虞候的身份独掌殿前司达六年之

久，始终受到皇帝的信赖，这的确在中外历史

上都极为罕见。

杨信在殿前司管事期间的事迹不多，史籍

上主要记载了两件突出表现：开宝二年(969)
十月，太祖皇帝在一次郊野狩猎活动后，察知

亲军中有人图谋作乱，当天夜晚便派宦官带

密诏召杨信入宫。在杨信的指挥调度下，卫士
们迅速出击，一举擒获二十多名不法之徒，及

时消除了一场危险的阴谋。
他做的另一件事，也令天子大为感动。某
日，太祖在皇宫后苑水池中督练亲军演习，这

些赳赳武夫们肺活量都极大，对练起来喊声

竟远震宫墙之外。杨信的衙署正在宫廷玄武
门的外侧，忽然间听到宫内的厮杀声，他顾不

得穿戴正式朝服，当即便带人冲进宫廷后苑。
天子看到身穿黑袍便装的杨信来到面前，便

对他说：没事，朕教他们水战，所以发出喊声。
杨信一看没有意外才告退出去。望着爱将远
去的背影，太祖对身边的侍臣们赞叹道：这可

真是一位忠臣啊！

功夫不负有心人，到开宝六年（973），杨信
升任殿前都指挥使，同时仍继续拥有节度使

的官衔。须知殿帅的军职加上节钺的头衔，可
是令当年多少武将终生都难以企及的人生目

标。虽然从有关杨信的记载中看不到任何值
得一提的战功，但只要悉心管好京师驻军就

已经足够了。

荣归背后的隐情

开宝九年（976）冬，太祖皇帝突然不明而
死，具有最大谋害嫌疑的皇弟赵光义即位。新
天子也就是太宗皇帝登基后，首先是笼络人

心，除了封赏皇弟赵廷美、皇侄也是太祖之子
赵德昭、赵德芳几位皇亲，宰相薛居正、沈义
伦和枢密使曹彬等以下诸位大臣外，还赏赐

给殿前都指挥使杨信、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党
进白银各六百斤，殿前都虞候李重勋等三位

将领则各得赏银三百斤。
当收买人心的事做足以后，太宗便开始对

朝中的许多重要职位进行调整，即陆续排挤

先帝的亲信旧臣，同时提拔自己的班底人马，

这种政坛“换血”现象实属正常，正所谓“一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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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一朝臣”的规律使然。
当许多文武宿旧离朝之日，掌握禁军重

要实权的先朝旧臣杨信却保留了下来，这倒

是件怪事，一个哑巴将军怎么会连续受到两

朝的赏识？连一些在朝的官员都有些看不懂。
其实若深究此事一番，也就不难理解。太宗深
知杨信为人，知道此人从来安分守己，不属于

那种好出头惹事之辈，自然不会对自己的帝

位构成威胁，而保留其人其位，既可显示自己

的大度，又可收到安抚军心之效。故而杨信得
以继续留任殿帅之职。
的确，在太宗朝的头两年半里，杨信一如

既往地谨慎履职，尽忠尽责，对稳固新天子的

地位做出了贡献。不过，他依然是常驻京城内
的殿前司衙门，没有统兵出征过，当然也就谈

不上建立赫赫战功。时光就这样匆匆度过，作
为军界地位最高的将军，他在荣耀与寂寞中

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杨信最终病死于太平兴国三年(978)五月
里，此时正是太宗即位后的第三个年头，实际

换代的时间则仅有两年半左右。令人匪夷所
思的是，杨殿帅临死的前一天，多年的失音痼

疾突然消失，就像当初患病时那样来的迅速。
消息报至宫中，太宗皇帝甚为惊诧，马上幸临

其家探视。望着天子关切的目光，病榻上的杨
信哽咽不已，不断表达着自己感念两朝知遇

之恩的话语，说到感慨之处不禁泪流满面。太
宗对杨将军则一面好言安慰，一面厚加赏赐。
但病魔却不松手，次日这位宿将便撒手人寰。
遗憾的是，杨信地位够高了，却也未留下

死亡时年岁的记载。要说国史馆里肯定有记
录，要怪只能怪以后修史的文人粗心或者不

关注武人，所以才使后世无法获悉这一信息。
还是大胆推测一下，他享年大约在四十七八

岁左右。
杨信死后，朝廷给予优渥抚恤，追封其侍

中的高官头衔，他的两位兄弟杨嗣和杨赞也

因此获得提拔。总之，与倒霉的张琼相比，杨
信可谓荣至而归，在九泉之下足以笑对列祖

列宗以及同辈们了。

以上都是宋代正式文献的记载，似乎完整

而无懈可击。但是，仍然有件事令人无法释
怀，那就是杨信患哑疾的问题。
时隔千余年后的今天，仔细翻检有关杨信

的一生资料，再联系当时帝王心理、朝政走向
以及错综复杂的时代背景，不免使人对杨信

的哑疾心生疑窦，杨信是否真的患病变哑？他

染上哑疾的时间，为何恰好与韩重赟遭到诬

告的事发生在同一年？如果确实是哑巴的话，

他何以到临死前一天突然又能说话？面对这

些疑问，都不能不使人产生一种猜测：素来谨

慎的杨信看到前任张琼和上司韩重赟的连续

悲惨遭遇，一个被逼自杀，一个虽幸免一死，

却被驱逐出朝，他不能不心惊肉跳，深受刺

激。最有可能的解释是：他为了保护自己，便
装起哑巴来，以此打消太祖对自己的戒备。而
太祖在杨信变“哑”后也的确更加信任，不仅
赐以重金，越级提拔为节度使，而且将殿前司

的最高职务也交给了他。到太宗称帝后，在人
事大清洗的情况下，他虽然不属亲信，却继续

得到重用，长期掌管京师禁军大权，这让他更

承受巨大的压力。但是，在人前装哑实在是太
憋屈和不舒畅的事，坚持十余年就更为痛苦，

所以临死之前要一吐为快。这当然又是后人
的猜想，在史籍中是绝无如此片言记载。
安分守己的杨信，成为宋初武将羡慕的榜

样，只是变成哑巴的事让人搞不懂，可能永远

是一个谜，一个无法破解的千古之谜。而那位
强横的张琼，死得很明白，是被天子逼死的。
最后要说的是，张琼与杨信两位河北同

乡，共同投奔了一个主子，又曾干过同样的工

作，但彼此的结局却是一枯一荣，两厢形成鲜

明的对照。时代使然乎？性格使然乎？抑或还
是两种因素交织而成乎？要下一个明确的定

论，还是很难，因为详细的记载都已缺失，更

有诸多隐秘的内幕不为人所知。不过，他们俩
不同的处世风格，倒确实为后人留下值得咀

嚼的话题。


